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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在媒体与学术界之间创造一个互动机制，为国际问题研究青年学者提供一个交流平

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与《环球时报》共同发起主办了“国际问题青年论坛”。该论

坛计划每月举办一次主题研讨会，就当前国际形势的热点与中国外交面临的主要问题展开研

讨。2005年 8月 12日，论坛的第一次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北京各研究单位、大学、政府

部门、新闻媒体的 20多位学者就“正确认识当前的中美关系”展开了研讨。 

 

  在近期的中美关系中，一方面，中美在全球、区域和双边层面合作增多，战略对话提升

到新的层次；另一方面，美国国内围绕《中国军力报告》掀起了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浪潮，

经贸摩擦和战略疑虑依然尖锐。与会者普遍认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复杂性在客观上要求

从战略和理论的层面对这一双边关系的性质、定位和现状做出正确的认识。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所长袁鹏认为，中美关系正步入新的历史阶段。其基本特

征是：“中国问题”正在深化为“中国崛起问题”；中美关系的核心内容逐步聚焦于“崛起的中

国”同“守成的世界霸主”如何共处这一中心命题；美国对华战略从“接触+遏制”演化为更深层

次的“融合+牵制”；美国对华战略疑虑与战略期待同步上升。在中美关系变化的新形势下，

中国对美外交首先需要战略自觉，要求我们对内应清醒意识到，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对外

则须适当以大国的定位规划行动准则，塑造大国心态，强调大国责任。当前中美关系可划为

三个层次。第一层是“结构性问题”。中国要发展，美国要称霸，是客观现实和必然趋势，只

能靠时间来相互调适。第二层是“战略误判的问题”。美国担心中国正在构筑“亚洲版门罗主

义”，把美国挤出亚太；中国担心美国构筑对华“战略包围圈”等。这类问题要求双方加强战

略上的沟通、对话和交流。第三层是“自我约束的问题”。美国国内保守派人物挥之不去的冷

战思维，中国国内存在的知识产权等问题，这些困扰中美关系的国内因素需要两国从大局出

发，在各自内部进行自我规范，自我约束，实现自律。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外交室主任李晓岗认为，近期美国对外战略的一个明显发展趋势

是反恐色彩逐渐淡化，美国对中国的关注日益上升。美国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明显增多。总

的来看，目前美国社会的对华态度呈现出三个特点。第一，反华情绪开始呈现出朝野结合的

趋势。第二，与中国有关的安全、经济、军事各个方面问题相互交织。贸易问题政治化，经

济问题军事化。第三，行政当局对华政策仍然以稳定中美关系为主，但似乎举棋不定。因此，

美国对华政策出现自相矛盾的声音，时而批评中国军力发展，时而赞扬中国解决朝核问题的

努力和与其在反恐上的合作。美国声称中国发展面临十字路口，一条是和平融入国际社会，

开展良性竞争的道路；另一条是与其他国家争夺霸权的道路。这种说法，实际上从另一方面

反映出美国对华政策正处于十字路口。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助理研究员金赢认为：中美保持关系稳定，并且有创造性的发展，

将可能刺激中日关系破局。当前中日关系的僵局可能要通过中美关系的发展来突破，中美关

系的创造性发展应该排除来自第三方的干扰和压力，自主地演变。中美之间应该抛弃冷战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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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别是在美日同盟问题上的压力，争取稳定的发展空间。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张焱宇指出，从国内政治角度看，美国国会对华

的态度还没有理顺。国会在中美关系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往往成为兴风作浪的源头。国

会意识形态的色彩比民间还强烈，美国公众对中国有好感的超过 50％，而国会议员当中这

个比例低于 20％。现在国会中也出现了能看到中美大局的“清流”，比如利伯曼法案、中国

连线，但是这个力量还比较小。 

 

  外交部政策研究司王根华先生说，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在同戴秉国副部长举行的高层战

略对话中表示，美国不害怕中国崛起，美国担心中国崛起能否融入世界秩序。对于中国来说，

现在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中美两国应当构建怎样的世界秩序？世界的文明是多样的，通

过 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模式，我们应该从自身的发展经验中汲取

精神财富，从而能够与西方的民主及美国的模式展开对话。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张胜军认为，美国对华战略游移不定与我们

自身发出信号的不确定性有一定的关系。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需要思考自身的认同和定位问

题。在进入国际社会过程中，是作为“挑战者”还是大国俱乐部的“新成员”？与美国打交道，

究竟是作为对手还是作为盟友？这些关键问题需要我们从国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中加以检

讨，从中探索中国外交的新模式。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助理达巍认为：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需要有“战略自省”

的意识。首先是对自身力量有限性的自省。中国幅员很大，人口很多，从国内生产总值上看

会很大，而且发展也会很快，但实质还是比较虚弱的，大而不强，一旦遭遇强敌就可能一触

即溃。其次，中国传统的文化和行为模式是“内向”的。中国的“内向”不代表闭关自守，而是

将主要的关注点放在国内的发展和民生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区域守成而不是全球争霸更符

合中国的强国之道。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志洲提出：在充满矛盾和差异的民族国家体

制之下，国际关系理论首先不能回避国际社会的正义问题和和谐性追求，即建立一个怎么样

的国际社会。国际关系理论首先应该提供一种世界观，这是国际关系的价值和伦理问题，是

国际关系的基本哲学观问题。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伦理的探讨不能只搬弄西方人的价值观和

意识形态，而要基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伦理，体现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中国数千年的历

史中有着可待发掘的丰富的国际关系理论资源，以及独特的国际关系实践方式，为中国学者

建立起体现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崛起的中国正呼唤中国

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自主性，“以中国观天下”或“以天下观天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外交室副主任余万里提出，正确认识当前的中美关系，不仅

需要从政策的角度加以密切跟踪，而且需要从理论高度做出有力的解释。当前的中美关系已

经超越了国与国的关系模式，形成了两个社会内部的结构性相互依赖关系。理解这种关系，

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的理论视角：第一，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使得跨国行为体超越国界，

形成密切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使得任何一方都难以承受中断双边正常经贸关系的代价。第二，

国内政治。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收益在国内不同利益群体中的分配是不均衡的，获益和受损

的群体都会在国内政治舞台上行动起来，对国家的政策施加影响和压力。对美国国内政治因

素的影响，我们既不能杯弓蛇影、反应过激，也不能不明利害、做无原则的让步。第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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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战略。中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落差及国际地位和对外战略重点的差异使得两国之间可

以找到地缘战略上的和谐，这是“20 年战略机遇期”的必然要求。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在总结性发言中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中国自近

代以来一直在往前走，不进则退，而中国的道路一直是在摸索中前进的。中国的发展道路不

同于美国和西方，这自然会引起美国的警惕。中国的发展道路决定了中美关系的未来。第二，

美国不会衰落，至少在“20 年战略机遇期”内不会下降。至于美国的战略重心，只要看看美

国主要报刊报道的重点就可以做出量化的判断，主要还是集中在以大中东地区为核心的反恐

问题上。第三，在对日关系及中国在东亚的定位问题上，还是应该坚持“不当头”的方针，化

解美国的战略疑虑。第四，新闻媒体对中国的外交决策影响非常大。媒体引导公众，而公众

的看法与国家的对外战略存在一定的差距。媒体应当负起更高的责任来，致力于促进国内共

识的形成。 


